
张九韶散文集

  ，  /f的 kA
        7、卜口 ／

      丰。匙}i!W

          山东文艺出版社



作者简介：

    张九韶，1941年2月生，山东微山

县人。现任济宁师专中文系副教授，兼任

济宁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、济宁市政协常

委等职务。



        目 录

自序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 (1)

            第一辑 杏坛红杏

爱，撒满辽阔的湖面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 (1)

太阳味儿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，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 (4)

读杏坛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，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 (7)

微山湖上的欢声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 (11)

使命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 (15)

映日荷花别样红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 (21)

浪花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 (30)

拜节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。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 (35)

前进，为了祖国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 (39)

独木桥外多开路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。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 (43)

        第二辑 微山湖，母亲湖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  苇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，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 (53)

  湖上夜猎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 (56)

  捕虾记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．．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 (66)

  长疯的荷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 (71)

  清清的湖水梦中流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 (74)

  硬头K.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 (78)

  肆虐的龙虾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 (81)

  微山湖渔帮（一）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，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 (84)

  微山湖渔帮（二）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．’．．······，····⋯⋯ (87)

  虎头拌子·大花鞋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 (90)

  保卫 “美”的孩子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 (94)

  那云影那帆影 ·······，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，······⋯⋯ (98)

              第三辑 咀嚼人生

  我爱静····，·········，·····，·······，·，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 (101)

  苦难的童年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 (105)

  乱葬岗过夜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 (110)

  那段时光酸甜苦辣·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(115)

  怀念家乡的塘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，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 (123)

  北京过生日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 (130)

  蘑菇云被面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 (134)

  全蛇宴·······，··，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 (137)

  中山装这袋儿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 (141)

2



久矣，喜子不来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．．···⋯⋯ (145)

小甜甜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 (148)

我这名儿·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(151)

这楼房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 (154)

            第四辑 多彩的世界

胸中海岳梦中飞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，···········，·········⋯⋯ (157)

回忆吴组细先生·⋯⋯；．．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，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 (160)

街上两辆车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，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 (169)

这座城夹在孔夫子和宋江之间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 (173)

圣人门前一条街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 (178)

香山纪游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”······⋯⋯ (181)

万亩挂红灯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 (185)

鲁南四花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，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 (188)

夜校飘出甜和香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一 （192)

指路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，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一 （195)

做了几天武陵人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 (200)

            第五辑 杂感随笔

新年的钟声敲响了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，·········，．·······⋯⋯ (211)

莫糊涂了盗坏颜渊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 (214)

蛙鸣：为公乎？为私乎？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．．·····⋯⋯ (220)

嚼嚼 《窝窝赋》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，．········⋯⋯ (223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



    从 “林通十世孙”败露说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 (227)

    鲁酒飘香话沧桑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‘······⋯⋯ (229)

    帽子·领带·斗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 (233)

    说通感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。············，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 (236)

    深进去和跳出来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 (239)

    绰号 “牛蛇”的来历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，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‘⋯⋯ (244)

    墓碑上的小寒花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 (246)

                附录：作品评论

  富有诗意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姜德明(250)

  特殊的生活气息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 韩少华 （252)

  我追求诗意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 张九韶 (254)

  文学是情学··，，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，二，二，．，．．⋯崔道。｝台(259)
  情真意切 爱深味浓 ·....................... qp耗A (268)

        — 《太阳味儿》赏析

  静夜，心泉在流淌 ·。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。··⋯ 杨朝宁 （271)

      — 《我爱静》赏析

  写出新意 写出特色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 田增科 (275)

      — 读 《长疯的荷》

  《浪花））简析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 田增科 （277)

  虾趣及虾思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，···⋯⋯ 林有衫 (281)

      — 读 《捕虾记》

  母亲湖之恋·教坛情结及人生感悟 ⋯⋯ 彭兴奎 （283)

      — 张九韶散文略评

4



          自． 序

    自处女作《苇》发表在《山东文学》1962年第5期算起，
我的散文创作史已有三十几个春秋了。从一个毛头小伙子到

如今双鬓飞霜的五十五岁老人，我一直痴迷地爱着她— 散

文！而这爱愈老而弥笃，我这一生注定了和这摄人魂魄的小

精灵难解难分了。

    说是创作三十多年，但文革前才正式发表两篇作品。加

之文革的荒废，直至1982年最后一夭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

《微山湖的欢声》，我的业余创作的春天才姗姗到来。本书选

的作品，除 《苇》外，都是最近十几年的创作。

    进入春天以后，收获仍嫌不够丰厚。许多文友，都曾善

意地拿鞭子抽我，鞭策我在散文园地多耕耘出一片绿色。无

奈疲惫赢弱的老牛难以奋蹄。现在检讨起来，恐怕最根本的

原因还是志向不大，才气不足。我算不得那种才华横溢、浑

身的才华滴滴嗒嗒淌的人物。其次是心与身为仇，一旦进人

写作状态，‘便精神亢奋，心潮澎湃，血压猛升，有时吃降压

片、安眠药还几夭几夜难以成眠。本应是灵感到来，文如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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涌；反成了头痛难耐，文思阻塞。

    所以，又爱她又怕她，轻易不敢招惹。

    朋友笑日：阁下倒符合计划生育政策，少生优生。有人

在报上还给予 “少而精”的评论。

    少是实情；精，实不敢当。

    综观集子中的作品，不仅写作年代和背景不同，对社会

人生的认识和体验亦有深浅，我的散文观念和艺术表现也有

变化，很难说甘蔗棵棵甜，五指一般齐。虽然均是呕心沥血

了一番，但实在不敢妄称优秀之作。即便是 《爱，撒满辽阔

的湖面》、《太阳味儿》在全国教育报刊获得头奖，专家读者

评价甚高的篇章，离 “精美”二字也有太大的差距。

    我在编集子时，发现有几篇文章都提到了获奖，且掩饰
不住一种自得之情，深为个人的浅薄而羞愧。当然，作为一

名小城的普通教师，能够在 《中国教育报》、《人民教育》、

《中国校园文学》屡屡获奖，且有两次获头奖，心里高兴也是

一种真情的流露。但是放在全省或全国作家队伍来看，这种

奖励又算得什么！

    相传唐朝大才子王勃，死了以后仍然念念不忘自己创造

的佳句：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。”每夭在水面

上闹鬼，吟唱这两句话，吓得人们不敢到这里来。后来有人

在水边大声说，王勃，你这两句好则好矣，但并非十全十美，

不可修改。若把上句的 “与”字和下句的 “共”字省掉，改

成 “落霞孤鹜齐飞，秋水长夭一色”，不是也很好吗？从此以

后，王勃再也不闹鬼，再也不自我陶醉地吟唱了。

    我认为删掉 “与”和 “共”通则通矣，但从语气上还是

  2



不如加上的好。我们对这个争论姑且不论，这个故事只是意

在说明文章很难做到尽善尽美。从这一点来说，写文章人的

尾巴永远都应夹起来。

    我想我活着，肯定不会再为得个什么奖沽沾自喜了；我

死后，也肯定不会在微山湖面上闹鬼，声情并茂地吟唱《爱，

撒满辽阔的湖面》，也不会在灿烂的阳光丫．阴风哩噢地背诵
《太阳味儿》了。

    我在写作中，遇到的困惑颇多，比较突出的有两点。一

是散文与社会现实的关系，一是散文的虚构向题。

    散文因其短小灵活，本来适宜迅速直接地切入社会现实。

这样做，容易引起读者的关注和兴趣，本来无可厚非。但也

有的因时过境迁，或政治气候的骤变而凋零速朽。所以有人

提出要和社会现实保持距离，或者干脆只写风花雪月，儿女

情长，卿卿我我，家庭琐事。窃以为，写这些东西固无不可，

散文原本就是取材广泛的文体。但如果和人民大众的命运息

息相关的社会内容没人写了，读者怎会买你的帐？反映社会
现实的未必不能传之久远，漠视和疏远社会现实的未必能够

永恒。关键不是写不写，而是近距离地表现社会时，能否有

准确的把握和深刻的理解，能否充分展示散文艺术的独特魅

力和审美价值。我较多地涉及了现实生活的社会内容，若说

差距，恐怕就在这里。有的作品很可能有“紧跟”、“图解”之

嫌，这是需要今后认真加以改变的；但这并不能因此动摇了

我直面人生、反映现实的决心。

    散文的真实问题，亦即虚构问题也是有争议的。1986年

6月23日《人民日报》在 “我与散文”的讨论专栏中，摘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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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了我的 《应当容许虚构》的短文，同时编发了一篇唱对

台戏的文章：《“实”是生命之根》。

    我在文章中写道：

        文学作品的一个墓本特征就是容许虚构，容许对现

    实生活进行改造和加工。那么，对散文为什么偏偏要求

    把真实作为 “首要特征”呢？是的，写实是我国散文的

    传统，但并非每一篇都是写实的。况且，散文这一文体

    就不会发展变化了吗？我以为，“实”指的应是感情的真

    实。有感而发的作品，内容能够反映生活的本质，不在

    于是否完全符合真人真事。

        那么，虚构的散文是不是就变成了小说，从而失掉

    ．了独特的魅力和自身存在的价值呢？其实，由于散文在

    写人记事上，在取材、结构、语言和表现手法上，与小

    说有着许多不同的特点，从整体说，绝不会因为内容的

    虚构与小说混同。当然，也有少数难分难辨的，这并不

    奇怪，其他文体也有这种互相渗透的情况，不仅不会影
    响创作的繁荣，反而会促进它的发展。

    我把容许散文虚构的理由都讲了，这里不再赘述。我写

的东西，大体有如下几种情况：有的全部虚构，有的全部真

实，也有的真真假假。全部虚构和全部真实的文字，读者大

体可以看得出来。不管内容真实如何，多数看起来还像散文。

但也有几篇写人叙事的，因为有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小说确

乎难分难辨了，甚至更像小说而不大像散文。我曾说这种文

体的互相渗透可以促进其发展，而现在把它们编到散文集里
    4



却感到了别扭。看来对散文特质的理解，不论在理论上还是

在实践上，都需要作进一步的探索。

    几年前，敬爱的冰心先生给我题写了书名《爱的湖》，我

一算计篇数少了点，加之出版越来越难，所以一直没能出版。

这几年就一直感到愧对冰心先生的厚爱，心里不得安宁。现

在在出版社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终于将梦想变成现实，就像

盼了大半辈子的人终于熬来老来得子一样，自然是说不出的
欢喜，尽管生的这儿子算不得胖大和美丽，

    有朋友见了冰心先生题写的书名，笑着说：《爱的湖》倒

像本言情小说，说不定容易卖呢！

    这一点我倒没有想到。他这么一点，我倒疑心是否起错

了书名。

    《爱的湖》，是从 《爱，撒满辽阔的湖面》化简而来，自

然尚可作多种理解。比如，对母亲湖微山湖的爱，以及微山

湖充满了爱，还有对祖国对家乡对自然对教师和孩子以及一

切美好的事物倾注着像湖水般的深情等。爱，是本书的基本

主题，鞭挞丑恶也是因为爱。

    我期待我爱的湖水能涓 A流入广大读者的心田，滋养更
多的爱心，让爱的花朵满世界开放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96年暑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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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一辑

杏坛红杏



      爱，撒满辽阔的湖面

    琅琅的读书声，在美丽辽阔的微山湖上荡漾着，荡漾着

⋯⋯湖上，也有学校？

    怎么没有呢！学校有教室、办公室、宿舍、伙房，不过

这一切都集于一体— 你看，就是那艘漆成湖绿色的船。学

校有校长、语文教师、数学教师、体育教师、音乐教师、会

计、炊事员，不过这一切也都集于一身一一那不，就是船头

那位中年妇女。这种漂在水上的学校，差不多每个渔业队都

有呢。

    女教师一连上完了、年级的拼音、二年级的算术、．三年

级的作文和全校的体育— 游泳练习，就要放学了。她帮着

一个个小水鸭子似的娃娃们换了衣服，整好书包，然后跳到

拴到船尾部的小舶版上。

    每次放学，她照例先抱那个身上绑着葫芦的鸭信的儿子，

这是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后这里最早出现的独生苗苗。接着七

个娃娃也都有秩序地上了小灿版．小灿版在双桨的拨动下，活

像只大蜻蜓，贴着水皮稳稳当当飞着。“大蜻蜓”上的娃娃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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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声背诵着拼音，引得鸭场上的鹅鸭伸长脖子，也“e-e , ya-
ya”一片欢叫。鸭馆乐哈哈地老远就打招呼：“喂，老师，我

的鹅鸭也学会拼音哩！”老师笑着答：“你的鹅鸭只会一个音，

比你这宝贝儿子差远哩J”鸭信双手接过儿子亲了一口，笑了，

笑得那么舒心。

    女教师又划船给张大婶送孙子。张大婶夭天和老师见面，

总觉亲不够。怎能不亲呢？这个祖祖辈辈连竹篙大的“一”字

也不认识的渔妇，现在几个孩子都成了材：大儿子水产学校

毕业当了渔业技术员，二儿子医学院毕业当了医生，小女儿

在师范也快毕业啦。大婶拿出刚接到的女儿的信给老师看，信

上说，要学老师的榜样，毕业后也要回湖区当教师呢。

    就这样，一家一户地送，来回穿梭六趟才送完。虽说校

船离住家船不算远，可一天两次接、两次送，总共二十多趟

下来，也有十几里呢！一年四季，春风伴着她，夏雨伴着她，

秋雾伴着她，冬雪伴着她，孩子的欢歌和吱呀呀的桨声伴着

她，她总是这样，接了又送，送了又接⋯⋯啊，去问那亭亭

玉立的红荷吧，去问那漂泊不定的翠萍吧，去问每一朵含着

深情的浪花吧，二十多个年头，我们的女教师用这只小灿版，

究竟划过了多少水路啊？

    她，有点累了，俯身往明镜似的湖水里照了照自己带些

倦意的面容。啊，二十多年前，当她怀着改变湖区教育落后

面貌的雄心和年轻人的浪漫情调来这里办学的时候，一眼见

到清清的湖水，也这样照过。只是那扎着红绸蝴蝶结的乌黑

小辫子不见了，如今短发间过早地掺进了银丝，像初秋湖上

斑驳的芦花。而那白哲丰腆的面庞，如今变得黝黑光润，这
    2



是阳光和湖光精心调出的色彩。只有那双大眼睛，依然像湖

水般明澈、深沉！

    她照过“镜子”，用双手掬起清凉的湖水洗了脸，顿觉精

神清爽了许多⋯⋯

    夕阳落入大湖，化作满天飞霞。霞光燃尽了，化作满天

闪烁的星星和满湖星星般的渔火。这时候大校船接到通知，立

即转移到新渔场。女教师想起了丈夫的来信：“我亲爱的吉卜

赛女郎，回来吧！孩子都快忘记妈妈的模样了。”她热泪盈眶，

自言自语：孩子，原谅我吧，湖上的哥哥姐姐更需要妈妈呀！

    大校船升起两面雪白的篷帆又出发了，后面跟着一长溜

逐鱼而居的渔船。有什么办法呢，八十年代的鱼类仿佛也变

得聪明了，老是捉迷藏。这样的转移有时候十天半月一次，有

时候三五天一次，有时候一天数次呢。啊，大校船！你把女

教师崇高的爱和琅琅的书声撒遍了大湖的每一个角落。整个

大湖也都成了孩子们的校园。

    然而咱们的女教师的心啊，比大湖还美！比大湖还宽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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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太阳味儿

    只知道太阳是红红的圆，只知道太阳是圆圆的红，不知

道太阳啥味道⋯⋯

    1953年考初中似乎比现在考大学还难，我只有12岁居

然考中，在家乡一带传为美谈，赢得很大荣耀。在班级我年

龄最小且成绩优良，倍受师长的喜爱。可一入冬，意料不到

竟出了一件极不光彩的事，大概晚上多喝了水，夜里管不住

“水龙头”尿了铺。我懊丧极了，像我这样被重重宠爱包围的

孩子有着很重的虚荣，拿出去晒实在难以承受同学们的耻笑。

我下定决心，宁愿花几夜功夫用热身子暖干，也要守住这个

秘密。待旁边的同学起床后我才磨磨蹭蹭起来叠被子，把强

烈的自尊和尿的腥操全裹在里面。

    这夭冬阳灿灿，我的心却一直彤云密布，光身子暖冰冷
的湿被窝毕竟不是好滋味。临睡时，我只好大义赴难，赤条

条往被筒钻。哇，奇怪，出乎意料地暄腾腾暖烘烘艺一股带

点焦糊气息的特殊香味强劲地扑入鼻孔，混着些残余的腥躁

  4



反而添了些亲切和温馨。我猛地连头钻进去，贪婪地吮吸这
亲切这温馨这暖烘烘的焦糊香的太阳味儿．

    忽然想起，糟糕，这下大家不就知道了吗？立即有了阿

Q的毡帽被人掀掉的悲哀，很怪晒被人的多事．
    事后却没任何人提及，仿佛 “水龙头”始终尽职尽责从

未出过差错。正当我惴惴的心开始平静卞来时，一件倒霉的

事又不期而至。

    我端着搪瓷缸去打水，没留神碰倒了炉边一个竹壳暖瓶，

砰地一声响把我吓坏了，便喊：“这是谁的暖瓶，叫我碰碎了。”

周围没有一个人，烧水主人也不在。我犹豫了一下，便逃也

似地走开。在当时我的故乡，没有一家有这玩艺儿。至于册

着手指头数全村有几只暖瓶搞忆苦思甜，那又是以后两年的

事。所以在一个贫苦孩子眼里，一只竹壳暖瓶是很贵重的奢

侈品，事实上也相当我半月的饭费。使暖瓶的只有老师，我
担心总有一天会找到头上。一天天过去，仿佛这事根本就没

有发生过。但我的内心却搅得不得安宁，便到班主任那里去

“自首”。我一边哆哆嗦嗦取下口袋的别针，从里面掏出一卷

浸满寡母血汗的零碎钱，一边慑慑on懦地承认过失。

    班主任是个古板严肃的老头儿，却璞地笑了，笑出了平

时难得见的慈祥：“都怨我放的不是地方，这不怪你。我去打

水水没开，便顺手放在炉边。幸亏没有灌水，如果烫着你我

才罪大恶极。你用不着赔钱，你看，这瓶胆不是已经换过了

吗？来，喝杯水！”

    我没想到是班主任的瓶，更没料到他会采取这种宽容的

态度。我是准备了挨克的心理来的，而他反倒作自我批评。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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